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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会锻造出来的集体无意识 

———评楚荷的中短篇小说

段平山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潮州 ５２１０４１）

［摘　要］楚荷《落地为兄弟》《老莫》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所展示出来的内容不是那种琐碎细微的针对社会生活的个体感
性经验，而是揭示出了一种被社会锻造着的国民心态，其创作表征出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不断深化和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楚荷；现实主义小说；集体无意识；社会矛盾；国民心态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２８－０５

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ＣｈｕＨｅ＇ｓＳｈｏｒｔＳ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Ｎｏｖｅｌｅｔｔｅ

ＤＵＡＮＰｉｎｇｓｈ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ａｏ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２１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ｓ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ｎｏｖｅｌｅｔｔｅｂｙＣｈｕＨｅ，ｓｕｃｈａｓＬａｎｄｉｎｇＩｓ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ＭｒＭ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ｎｏｔｔｒｉｖｉａｌｆｏ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ｂｕｔｒｅｖｅ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ｉｓ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ｉｔｓ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ｎｏｖｅｌｓ＇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ｕ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ｎｏｖｅ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关于无意识的理论研究已
经有了丰硕的成果，科学家（包括美学家、文学理论

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了有关人类的各种意识

层面，以及意识的各种表现特征，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无论是理性的学术研究

还是感性的文学创作，对于“人”的无休止的追问总

是能够凝聚着无限的知识，并能够包藏着万有的信

息，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追问”是无头无尾、

无始无终的，但是，只要能够在“追问”的过程中，以

丰厚浑圆的形式感产生魅力，那么，这些知识与信

息所承载着的启迪意义就能够永远动人、永远诱人

并永远不可能走向终结。

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当代的作家
!

尤

其是当代的小说家
"

在他们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

地调整、改换着针对“人”以及“人性”的追问方式，

从而使文学的基本要素（如情节、人物、理性、情感、

题材、主旨、叙事性、抒情性等）发生了各种各样的

变异。进一步说，由于这个变异，文学诸“要素”之

间产生了相互的失衡，甚至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整体

构架方面所应有的丰厚浑圆。但是，如果能够通过

局部的丰厚浑圆使读者从这个“失衡”的背后别见

洞天，感悟到另外一片生机，那么，这样的文字（小

说）仍然不失它应有的启迪意义和认识价值。从某

种程度上说，通过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来提高文学作

品的认知功能要比通过强化人的审美情趣来提高

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更为重要，也更加具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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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情感、思想和愿

望。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在的。有的是被公开

表达出来的，而另外的一些则处在一种朦胧未明的

潜隐状态。对于作家来说，关注那些公开表达出来

的思想感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关注那些潜意识存

在着的思想感情则是另外一种创作方法，不同的创

作方法体现出作家的不同的“认知领域”和完全不

同的“文学的作用方式”。

湖南籍作家楚荷
!

原名谭进军
"

在近几年发

表的中短篇小说，以其平实婉约、流畅舒缓的节奏

绘出了一幅当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除此之外，更

值得关注的是，楚荷的小说直接针对社会公众心

理，触及到了作为一个民族（或群体）在“这一个”

特定的时代里的智慧、情感以及意识的演进方式。

换言之，他的小说揭示出了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中

国国民的集体无意识。

一

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相互影

响、相互感染着的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

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够相互的影响并

相互的感染，就是因为有着极其稳固的社会结构
!

包括政治体制以及管理、运作的方式等
"

。“集体

无意识”作为一种典型的群体的社会心理是无处不

在的，有时候表现为对于偶发事件的集体参与，有

时候表现为对于必然性事件的集体失语。更多的

时候则表现为对于各种浮躁行为、低俗行为以及罪

恶行为的集体冷漠和集体麻木。

中篇小说《落地为兄弟》所讲述的是工厂改革

问题。伍子是一个对“改革”很不满意的工人，在他

看来，所有的改革都意味着分配的进一步不公，他

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放

纵着自己，吃喝嫖赌，不仅对“改革”发牢骚，也对厂

长们发牢骚。由于这个原因，害怕惹事生非出乱子

的那些厂长们最后决定把伍子的工资待遇提高一

点，工作职位改变一下，于是，伍子成了厂里的保卫

科长。自从当上了保卫科长以后，伍子的言行与之

前的就大不一样了，在之前的工友们看来，伍子彻

底地背叛了工友们之间的情意。可是，在厂长们看

来，伍子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之前的情

形是厂长们对伍子讲“兄弟情”，现在的情形则是伍

子给工人们大讲“兄弟情”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

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通的，也是很具有普遍性

的。然而，就事论事，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

解读方式。小说的作者是从“无意识”的角度来描

写的。伍子的变化“不留痕迹”，弄得工友们不知如

何是好，因为他是保卫科长，所以他的言行当然是

“保卫科长”这一身份的言行，与伍子这个人没有多

大关系。并非是伍子变“坏”了，而是“保卫科长”

这个角色有问题。同样的道理，工人们、厂长们该

怎么说，该怎么想，该有怎样的行为举止，这都与他

们自己的性格无关，与他们的信念、价值观念无关，

都不过是“身份”或“角色”的需要。一旦角色或身

份进行了替换，马上就能够以新的身份或新的角色

显示出新的形象特征。因此，可以说楚荷小说中的

人物形象并没有“个性”特征，却具有群体“特征”。

作为群体特征的人物，虽然各有各的追求，但是，所

有的追求都是无意识的冲动。究竟自己的追求能

够具有怎样的意义，他们自己不仅不清楚，而且也

并不关心。在《菊子》这篇小说中，菊子追求着“公

务员”，《月女》中的月女追求着“米雪的歌”，《疱丁

解牛》中的鹏宇追求着心目中的那个“高素质的哲

学家”。虽然他们各自的追求是很执着的，但他们

并不晓得执着的动因。其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

没有真正的“成功”，因为即便是获得了自己的追求

目标，也只能使他们陷入到了更大、更深的欲望当

中。当“月女”听到了米雪的歌之后，并没有“大功

告成”的感觉。鹏宇欣赏到了华君，欣赏到了教授

之后，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惆怅，这个惆

怅就是对于文化“真谛”以及艺术“精髓”的狂热的

想象。总之，所有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不需要过程

的追求，它与通常人们所说的“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因为，有理想就会有奋斗，有

奋斗就会有结果。而楚荷小说中的群体人物所具

有的“追求”却不一样，它既没有“过程”也没有“结

局”，说到底，这些所谓的“追求”都是一些近似于

幻觉的与个体经验不存在任何关系的无意识。

在《老莫》这篇小说中，老莫与妻子小莫相互爱

慕、相互欣赏，他们过着平凡安静的日子，由于工厂

的改革，作为工人的老莫被下岗了。起初，老莫满

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可以在外面的世界谋到一份

理想的工作，可是事与愿违，他最终没有找得到工

作，只好一家人合力开了一个饮食店。但由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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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不得已关了门。再到后来，他决定帮助别人

送煤气、干苦力活，结果却力不从心，只好放弃。当

保安、当门卫最终也不成，于是，身心疲惫的老莫只

好呆在家里练习书法。妻子小莫眼见家里没有买

菜的钱，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出去碰一碰运气。由

于长相好看，所以，一步一步地被这个“外面的世

界”所容纳，最终她进入了情色场，当上了三陪女。

作者并没有刻意地去揭示造成这些社会现象的原

因，更没有用情绪化了的语言进行针对性的评点和

感叹，倒是对人物（老莫和小莫）的心理态度进行了

一些细致而又微妙的描摩。可以说，小说主要是描

写了他们的无意识表现。在小莫的心目中，丈夫老

莫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还没有被别人发现的“千里

马”。所以，尽管她对于丈夫说话的语气和语调有

所变化（在没有挣到钱的时候，说话细声细气，当挣

到了很多钱的时候就有点粗声粗气），但是，她对于

自己的态度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她从没有瞧不

起丈夫的念头，但她的行为、言语、姿态已经形成了

一种“瞧不起”。对于老莫来说，他始终认为自己是

有能力的，有能力的找不到工作，而没有能力的却

能够挣到钱，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上的“伯乐”太少

而已。所以，他的期待与他的忍气吞声是针对个别

的人和个别的事。至于盛行于整个社会上的价值

体系究竟有没有变化，怎么变化了，他从没有想过，

也没有机会去想，反正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有才干

的。因此，他呆在家里吟诗、下棋、喝酒、写毛笔字

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有

所追求的人，但实际上，所有的追求都是无意识的

冲动。老莫与小莫的言行、情绪、思想、念头都与他

们的性格无关，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来自于一种“本

能的反应”，就像被操作着的某种“程序”一样，一

旦有了外界的信号，就会产生相应的“信号的反

应”。老莫唯一的一点认真的反思就是
!

在小说结

尾处
"

当他一边吐血，一边继续喝酒的时候。小说

这样写到：“老莫这回没想叫王羲之、怀素那些人

来，老莫这回想到的是黑白无常”。［１］

虽然无意识是一种不自觉的心理状态，但是，

这种不自觉并不是“土生土长”出来的，更不是“老

天爷”的安排，而是社会“引领”的结果。归根结

底，“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决定着“集体无意识是如

何形成的”。如果把社会问题与集体无意识问题相

互割裂开来，那么，不管能不能够走向深入，至少在

文学领域中，这样的创作会削弱文学的社会意义。

从表现特征来看，集体无意识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因而也具有代代相传的潜能。然而，由于无意

识经不起社会风浪的磨炼和考验，所以，从另外一

个方面来看，集体无意识恰恰是脆弱的，它顺势而

来，又顺势而去，有情绪却没有思想，有说法却没有

理论。任何一个风平浪静的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

样的一种无意识，而且越稳固越好，越稳固就越能

够促使一些人通过抽象的“精神分析”“心理分析”

以及“原型”来制造一些貌似科学的“合法性”。从

这个意义上说，楚荷的小说是针对集体无意识问题

的一种别样的思考，他通过文学创作向读者揭示，

国民的心态并不是由于国民自身的原因。相反，无

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所有的冷漠、所有的失语、

所有的软弱与妥协以及所有的麻木其实都是社会

的有意识地锻造的结果。

二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盛行于文学界的“现实主义
回归”热潮已经从各个方面揭示了转型时期的社会

矛盾，很多的作家逐步将叙述的视角移向了社会底

层，普通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

所以，这样的文学“多少有一种平民情感的本能冲

动，这也正是其感人的地方”。［２］不过，“现实主义

冲击波”的影响之下的这类文学作品具有这样两个

方面的特点：一是叙述姿态的个性化，很多时候这

些作品以调侃、嘻笑怒骂为基调的语言，戏仿政治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按照洪子诚的观点是

“以调侃的姿态来迎合大众看客的爱好噱头的心

理”。［３］二是为了捍卫文学的职责，为了维护创作者

主体的“被认同感”，将“关注现实，关注民生问题，

关注弱势群体”的创作旨趣纳入到“现实主义冲击

波”的视域当中，作为文学衰败、文学退却现象的一

种修补剂。由于这样的表现特征，就文学的社会作

用（或阅读效应）而言，作为一种创作原则的现实主

义现在已经被置换成为了一种极富有感性色彩的

“生活化”原理，现实主义实际上已经被无奈地屈就

于一种被称之为“现实感”的东西。对于社会生活

中的问题与矛盾虽然确实有所揭示，但其结果充其

量不过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４］

但是，与其借助于文学来表达一种“想象性”的

感怀，还不如通过文学来把握那种隐藏在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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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背后的人性问题，这一点正是楚荷小说与之前

的以“现实主义回归”来指称的各种小说之间的根

本区别。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楚荷的小说是对

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与再认识，而之前的小说则是对

生活现象的发现与再发现。

个人的生活故事可以折射出时代的社会矛盾，

楚荷的小说在折射这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方面是全

面的。就他的中短篇小说而言，《落地为兄弟》所描

写的是工厂里的工友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但从

这些人际关系中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是“改革”方

面的问题。《老莫》所描写的是家庭生活，而从这个

生活中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则是“就业难”的问题。

同样，在其它的小说中，被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有

年青一代的“堕落”问题（如中篇小说《菊子》），有

清闲无聊人士们的“网恋”问题（如中篇小说《庖丁

解牛》），有普遍存在、见怪不怪的感情“出轨”问题

（如中篇小说《归去来》），有神志不清的富有梦幻

色彩的“追星”问题（如短篇小说《月女》）。虽然生

活中到处都有不公正，不合理，但是，对于这些不公

正不合理的冷漠才是构筑生活内容的真正的材料。

似乎所有的人都能够轻松自如地摆脱所有的“不公

正”与“不合理”，并能够轻松自如地拥有自己的幸

福感。在《月女》中，女儿从妈妈那获得了一张明星

演唱会的门票，于是，她饱受了幸福的喜悦。门票

丢失了，她只是独自责怪自己，因为她不愿意冷落

妈妈的一片真情厚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月女尽管

很伤心，但这样的“伤心”更应当是一种富有诗意的

欣慰。在《老莫》中，找不到工作的老莫，并没有感

觉到隐藏在“就业难”这个社会现象里的当代的价

值取向，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不劳而获？究竟什么

样的人能够适应当代社会中的人才标准？这些问

题是应当要想到的，但是老莫没有想到，小莫也没

有想到，在这样的社会里，似乎去想这样的问题是

多此一举的。无论生活的道路多么地艰辛，他们并

没有感觉到这种艰辛的可怕，更不可能想到那个精

心策划、巧妙安排、极力加剧着这个“艰辛”局面的

社会。因为心目中的希望就像是晴雨天的相互转

换一样，总以为迟早会有机会落在自己的头上。在

小说《菊子》中，由于菊子所向往着的公务员确实改

变了自己，所以她对公务员的向往永远是一个“正

确的”选择。虽然在男朋友柯子看来，可恶的公务

员，可恶的政府官员破坏了他和菊子之间的纯朴的

友情，但是，柯子认为，这只是发生在他和菊子身上

的一件个别的事。由于是一件针对“个人”的问题，

所以就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当大祸临头，官民之

间发生了凶杀案的时候，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只是看

客，都只是听众，没有人感觉到意外，没有人对此表

示疑惑，正如没有人对此表示愤怒的那样。实际

上，这就是集体对于社会现象的无意识的冷漠。

三

总之，楚荷的小说具有这样的一种寓意。虽然

生活中存在在着很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问

题的根本不在于人们能够看到多少个“问题”，而在

于中国的国民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一个最直

接、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问题”决定不了人们的行

为，而“心态”却能够决定人们的行为。楚荷的小说

并不是通过描绘一些有关人的“生命”的故事来展

示当代社会的“生活”原理。进一步说，楚荷的小说

所展示出来的内容不是琐碎细微的针对社会生活

的个体感性经验，而是揭示出了一种被社会锻造着

的国民心态。这种国民心态的形成与发展是无声

无息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它不是来自某种有意识

的价值判断，也不是由于某种特定的针对人生意义

的正面阐说，而是一种针对社会乱象的无意识的集

体参与，这种无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群体的失语症。

不同的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民族传统当然能

够引发各不相同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值得思考的

是：“民族性”与“文化性”能否成为集体无意识问

题的归结点呢？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从纯粹的

生物学意义上来界定文化以及人类的类型（就像人

与动物之间的差异那样）永远揭示不了集体无意识

的复杂性。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也就是说，

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特

征，才能够体现出这个“探讨”的意义和价值。楚荷

的小说正体现出了这一点，他的小说不是抽象的人

性分析，也不是抽象的心理分析，更不是针对“集体

无意识”这一概念的叙述游戏，而是文学的社会学

视域的一种拓展。如果把近２０多年来的中国文学
看作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的过程，那么，在

这个过程中，楚荷通过他自己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一

种大胆的实践性的开创。

所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都不过是文学表

达的一种手段，真正的创作目的则是为了能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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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性质，而社会的性质必然包含了有关人类的

理性精神、价值判断以及审美倾向性等这样一些方

面。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揭示，

那么，再好的技巧，再好的风格特色也不过是一种

趣味化了的智慧显示，是文本自身的欢悦与嬉戏。

楚荷的小说并没有直接触及到有关理性、判断、价

值取向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小说在人物乃至故事

内容的展开的过程中，却揭示出了这些问题的“严

重缺失”的现象。

由于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各色人物根本没有

针对思想、价值、精神这些方面的关注意识，所以，

在那些无意识的具有“信号反应系统”机能的国民

看来，社会的性质无非就是正盛行在生活当中的

“世故”行情，楚荷的小说所揭示的正就是这样的一

种现象。楚荷的小说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就是

在确立自己的价值准则之前，首先应当看到这个令

人恐怖的集体无意识。正是由于楚荷的小说具有

这样的作用，所以，他的小说绝没有弘扬、倡导、号

召之类的功能，更没有那种高调的启蒙、启发、愤青

者的色调。

社会运行所依靠的是体制或游戏规则，而所有

的体制与游戏规则却是官方的精心设计。当这样

的精心设计变得不可动摇、牢不可破的时候，国民

就只好认为：既然是铁一样的事实，那么，这就是铁

一样的客观规律。既然是铁一样的客观规律，那

么，就必然是“应当的”。为什么生活在当今社会里

的大多数人愿意并且是有点儿十分惬意地把自己

置身到这样一种被扭曲的价值观念里，任由它摧毁

自己呢？因为中国人已经软了，并且是彻底地软

了。为了能够进一步地引导国民的心态逐步走向

无意识，体制操纵者继续向公众兜售、贩卖一些“人

性论”话语。就像小说《落地为兄弟》这篇小说中

的那些厂长们那样，以“兄弟”相称，并不是为了要

争取平等，而是为了要能够平息各种可能会产生的

不满情绪以及相互争斗的“邪念”。起初对于“改

革”大为不满，牢骚满腹的伍子被重用、被提拔、被

当上了保卫科长之后，立刻就反过来对先前的工友

们（胡子等）说：“我现在是保卫科长，谁和经理过

不去，和改革过不去，就是和我伍子过不去，今天谁

也不能瞎胡闹了……今天这事儿就算了，我请弟兄

们喝酒去。我告诉你们，没有科长请你们喝酒的。

我伍子知道，落地是兄弟，我请弟兄们喝酒去”。不

管伍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还是一个很愚蠢的人，这

都无关紧要，因为体制的要求就是这样，游戏的规

则必须是这样。伍子通过无意识说出来的话并不

只代表他自己，这些“话”所代表的正就是他所处的

那个“职位”。可以设想：如果伍子的“会说话”是

来自于领导们传授给他的工作能力，那么，这样的

工作能力并不只是体现了伍子的领导们的聪明，而

是那些领导的领导们的聪明。

由于在体制的操作之下，那些曾经的思想斗

争、路线斗争以及立场问题、方向问题已经被彻底

的根除，所以，民众所能够具有的也是仅有的一点

儿理性意识，只能够表现为：既然是已经被消失了

的，那就是落伍了的东西，既然是落伍了的东西，则

就是落后的东西。假如有人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

坚定的立场或信念并为之斗争的话，那么，就被指

责为“极左”的遗风。宁可能信赖一种虚伪的“爱

心”，也决不姑息某种实际的“斗争”。如果还需要

一点点儿价值判断的主体性的话，那么，这个“主体

性”的范围只能是体制之内的“适应能力”以及“应

对能力”。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整个社会

就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隐形的网，“网”住了所

有的人的思维方式，也“网”住了所有的人的理性精

神，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融入

到集体无意识当中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从根本上

讲，形势比人强，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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